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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月

这是露营。所谓一夜不眠的露营。妹子，你在吟诗。我在写诗。一直写回远远的唐朝去，空山不见人，野月当空，浮云当头，绝壁当前耸立。不远处正横过一道飞帘，把夜雾的清凉溅湿我们的衣襟。冷月浸透我们的衣衫。长袍，风却从四面八方把它吹干。妹子，你视我仁立于荒野的营火前，你知晓我在想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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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袖纷飞，白衣纷飞，白衣

寒泉流到山下去要多少时候呢

没有梆声，你一次又一次地等待

你期待的什么？妹子，不，不，你不会这么问。寒泉铮纵，夜风也铮纵，于是你纤纤十指也铮纵起来。火光熊熊地红了你白色的罗衫，你秀眉紧皱，啊啊回眸烟波，冷月元声，好一阕十四桥！铮纵歇处，啊妹子，你我皆默然。

鸡鸣雾弥漫烟弥漫

朦胧的是一夜的月亮

有人一夜吹萧

这是古韵，这是绝响啊绝响。当最终的休止符仍然湮远，妹子，你便是清笙幽磐的瘦石孤花。我的萧声呢？那哀哀凄凄非常李煜的洞萧，能否把峭壁吹出棵故乡的梧桐来？坟空，碑冷，落木萧萧，我们是被家乡远逐，空望东方，戊守营火的异客。可是望断天涯，你又能望着些什么？

于是风都老了，很平静

于是茅花都老了，映着东方的赤红

于是剑老了，在鞘里茁长着寂寞暗青

萧声迭止，倏然传起凄厉的“萧湘夜雨”，一声声，一丝丝，妹子，你的明眸我的双瞳都浸在一泓清泪中。那是故乡的哭声，音色转向低柔，刀风是另一首尖拔的小调，你说是二胡，奏自故乡；我说是琵琶，响自江湖。蓦回首，无人在后；是谁？是谁？是谁在笑，在说着脆亮的京片子：

我很想再拉我的二胡，故国的悲痛

但你们都不是知音人

我醉时你们全力把我摇醒

月亮不自然地肿胀着。我和你更争着说话。我说我们爱听，你说我们都一并醉吧。于是我吟起“多想跨出去一步即成乡愁”，你唱起“到底月色可不可以扫”；你吟着，我念着，我念着，你吟着。于是我说着你也说着你唱着我也唱着。我们都竞相表达。此时那低迷的歌声又再荡起：

村上有许多挽奢的小童，笑道：

水牛漉漉地从河里冒出来

黄昏落雨了，那剑客又醉醉地走过了

呵呵，小公子们都唱在我背后

啦啦啦（七岁时我已学会了吹萧

后来提枪搠下了十来个胡羌）

勿思乡，勿思家，白衣

你仅是漂泊子江湖外的

心里长满了白发的剑客

休休，要奕棋的[奇書網整理提供]都奕棋去吧

要练剑的都练剑去

醉的是我，笑的是你

就在这儿躺下来吧，白衣

上面的天空很蓝很阔

染红的是你的城，哭倒的女墙

芦花老了，白花在风中微颤

你的眼追着一只长空的雁

你的剑悲哀地理葬在鞘里

风霜延长你的眼角与唇边

你看看你的掌心吧，白衣

弥漫了厚厚的空茫

于是你想哭了，白衣

你的剑也哭了

你的箫哭了一夜

你就想这样地飞渡那座山

但你只能干着高梁

曰：卿且高歌，卿且放歌……

歌声渐沉，夜风回旋着被撕裂的情感。妹子，你我竞无语凝噎，执手相看泪眼！我们已无能追究歌者为谁？弹者为谁？只知家在云外，江湖寥落，知音人仍在！露仍重，夜好浓，我们己如斯狐绝，不得不互相依傍，于火前取暖，井同哼着一首歌，在露营的山上，有水声，有火光，有冷月，有你和我。……

草虽然都很柔软，但已枯萎了

无尽的黑幕中

远远燃起了一盏晶晶的灯笼

你的听觉只聆听一个方向

你的嗅觉只属于一种风向

坐下来啊坐下来白衣，你已经很累很累了

这是什么季节了，竞

如此沁寒，我忽然酒醒

在林边一直哭到夜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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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间的热心人、热血人，

因曾受过挫、受通伤，

是以，就算在帮人、

助人、爱人之际，

也依然是冷冷漠漠，

装得冷冷淡淡：

不是只动心不动情，

就是只动情不动心；

就算动心动情，

也得要不动声色。

虫二无边

肉肉肉肉肉肉肉……床上竟会有那么多的肉！

那是血肉！

---切成一块块、切得一片片的冒著鲜血的肉！

血肉并不算奇。

但这些狠藉怵目的肉，不是放在锅中，不是放在厨里，而是放在床榻上！

一滴滴的血。

一堆堆的肉。

最令人诧异的是：竟然有三四条色彩斑斓的鱼，自鱼缸里爬呀爬的（不是游，而是像虫一般的屈曲著身子又放开--爬）爬到竹床上，大肆啃吃那些肉块。

说来更奇，那些鱼，身体不及一个巴掌大，有的比一只拇指头还小，它们大曰大曰的吃了那么多的肉，但肚子一点也没有鼓起，亦不见发胀，令人想不透它们把肉都吃到那里去了。

当鱼吃够了肉，又爬回鱼缸里。

鱼缸当然有水。

--但那是一种特殊的水。

不会动的水。

不能游的水。

--冰。

结成固体的水就是冰。

冰当然冷。

可是这些鱼似不怕冷。

它们自行爬人了[冰缸]，一钻，就钻进冰里，[奇書網整理提供]然后立即凝结了似的，一动也不动，而那破冰处也即行奇异地凝合起来：它们就嵌在冰块之内，清晰可见，活像自古以来一直都存身在那里。

---这是什么鱼？

能爬、吃肉、住在冰里？！

看到这里，灯就灭了。

房间又回复黑暗一片。

这本来就是间[暗屋]。

---伸手不见五指但自己的性命随时得拿捏在别人手里指掌间的‘暗房’！

冷血的伤口又在恶化。

他的伤口从会移动、扩大、繁殖，到会笑、会骝、会骂人，甚至变成了一张鬼脸，到现在，它们还让出磨牙的声音，稍加留意，便会发现这些‘伤口’正在咀嚼著咬噬著它周边霉溃中的血肉！

[妈呀！」但巴旺叫道，[这是什么毒，可怕得要爆炸！」小刀小骨和梁大中、但巳旺都不敢再等。

目前冷虚的伤显然已不能再等。

他们直赴第二座山：

暗房山。

---这四房山山势奇特，就算他们要到第三座山[酒房山」去找温约红求医，但也一定得先经过第二座山[暗房山」。

既然经过暗房山，小刀知道[老字号」温家也有一个高手住在「暗房里：

虫二大师。

小刀决定先要一探虫二大师。

---说不定[三缸公于」温约红不肯医？

---说不准虫二大师能医？

不管如何，他们叩响了‘暗房’的门。

门开的时候，扑来一片黑暗。

直至主人掌灯而出，他们才看清楚屋里的情形：

在目睹了‘心房’之后，但巴旺已怪叫不已：[天啊！]这是什么房间，真可怖！」现在他[有幸]目睹了‘暗房’。

[我的妈呀，我的天啊！」这回他震怖地喊了起来，[天下有这种地方，大恐怖了！」他总是夸张一些。

幸亏阿里没有来，他连看到一只鸟飞过都得[啊]一声的人。

所以但巳旺见没人跟他答理唱和，也颇觉寂寞。

夸张的人从来怕的是寂寞。

开门的人见是小刀，立刻燃灯。

烛光推开黑暗。

于是，他们就看见了：

吃肉的鱼、养鱼的冰，还有这掌灯的人，竟是一个只见他的脸却怎么也瞧不见他腰身的老和尚！

和尚的脸在惨澄色的烛光里，就像一团蠕动著的白坭。

小刀明明已吓得用力的抿看唇，但仍强自镇定，必恭必敬的上前叫了一声：[虫二大师，我是小刀。』当小刀离开[心房】要赴‘暗房’之际，曾事先告诫过他们：[主持暗房的是虫二大师，他早年自命风流，到了晚年，只怕脾气要比八九婆婆更古怪。』但巳旺几乎又要叫[妈呀]了。

---一个八九婆婆已古怪得教他受不了了，何况还有个什么虫二大师！

他真深憾他那几个结义兄弟没跟他一道前来，不然，就有闹子可瞧了；也罢，让他日见面之际，他倒有说不尽的惊险情节、谈不完的奇闻异事了。

[什么虫二？这种古怪的名字，不如叫「虫一」！』他那张口一朝不损人便准得睡不著。

梁大中笑了。

你把风月去掉了旁边，看看是什么字？[梁大中提醒他，[小刀姑娘不是说过吗，此人早年自命风月无边，光从名字，就知道他确是「无边风月」了。却不知何故，壮年时得了一场病，他从此远离武林，躲在「四房山」的「暗房」里收藏毒物性情乖僻，也不知他因何如此。]---原来如此。

但巴旺恍然大悟的说：[装模作样。]小刀忙道：[待到了‘暗房’，你可不要乱说话。]但巴旺吐了吐舌头，又露出了他那三只锋芒毕露的金牙。

一路上，他对小刀的话，无不言听计从，唯唯诺诺，咿咿哑哑。

小刀叫他不说话，他就不说话。可是在见著虫二大师之前，他还是可以说话。

他一向小事大夸张成了习惯，何况一上了[暗房山]，明明好端端的大白天，却成了天昏地暗，但巴旺不小心一脚踩人烂坭里，登时又哇哇大叫：

[他妈的你奶奶的这是什么鬼地方伸手不见脚趾我去你老子的娘……]梁大中[嘘]了一声。

但巴旺不明白。

他居然还说：『嘘什么嘘，我又不是在骂你，我是骂他个黑抹抹乌漆漆的算什么……]梁大中小声的道：[我没关系。这儿有小刀姑娘。]这回，但已旺是会意了梁大中的言诠。

不幸，他又在灰暗中踢著了一颗大石头。

他又忍不往破口大骂。

骂之前，忽然瞥见梁大中的眼神，于是连忙改了口：

[我华山你的昆仑山！这儿敢情是一年三百六十四天没奇$%^書*（网！&*$收集整理出过太阳不成？他崆峒派的！满山都湿漉漉的尽是青苔！我峨媚派他的嵩山！]」小骨大奇：[你干什么？]但巴旺说：[我在大骂。]小骨更诧：[你骂的是什么？』但巴旺道：[你要我细说从头么？]梁大中忙截道：[不行。你这种骂法，小刀姑娘还是听得心里分明。]『哦！那是我们「五人帮」的骂人法；[但巳旺嘻嘻笑道：「我还有我自己独树一帜的骂法。]话未说完，他已扑通一声翻落下小潭里。

[哗啦』一声，他那颗黑得发脸不分的头，刚自水里冒出来，就听他骂道：

[我女女他的d，xx你的。，口口$$

[你说什么？]但已旺见小刀也凑过来问，不好意思明说，只好一面抹去脸上的水渍，一面道：[我是说嘛……山清水秀太阳高，好呀好风飘……酒肝徜卖无……』[山清水秀？太阳高？]小刀望望昏昏的天、暗暗的地，觉得眼前这个湿漉漉的黑个儿，敢清是刚从天外那颗的辈帘星一不小心掉落下来的。

有但巴旺在，一路上便不觉惶惑，更不愁寂寞。

---有一个但巳旺，已这般热闹，[五人帮]要都斋全了，那还了得？！

在灰黯得伸手只见八指的天色中，进入[暗房]，在这个外面黑得无法无天、里边黑得难以想像黑可以放肆到这样子的房子前，敲了老半天门，门依然不开，像里边的人早已死了七八十年似的。

到最后，小骨叫了一声：[痰盂一出，号令天下，黑白二道，莫敢不从。」这回是但巳旺诧问：[你叫什么？]门却[哇」的一声开了。

像一声人的惨叫。

然后他们就看见了[暗房]内的情况：

还有那个站在门曰脸像涂了一层自垩的老人。

---虫二大师。

至寒著声音问：[你们来干什么我的毒是拿来收藏的，不卖人的。」但巴旺忍不住问：「那么，送不送人？]小刀踩了他一脚。

但巳旺哇呀声虫一师瞪了他眼，满头白垩，只露出闪闪护光的眼。

小刀忙道：「他是我的朋友。」虫二大道：[就冲着这，我只毒掉一边眉毛。]他说话的时候，大概是因为脸肌微微震动之故，脸上的白坭好像都要掉下来了。

但巴旺又露出金牙，咧嘴笑道：[你想毒我？可没那么容易……]话未说完，觉左额有点痒，用手一抹，竟然抹下了一片眉毛下来。

整只眉毛都黏在手心！

但巴旺张大了曰，连愤怒都来不及，已给震惊击垮了。

虫二大师道：幸亏你说得快些，他笑的时候，毒已飘入他的喉里，我及时收回大半，所以，他只掉一只眉毛。]然后他又问：你们来干什么？是大将军叫你们来的？]他说话一点感情也没有，而且声音沉沉、郁郁、闷闷的，话像在地底里发出来。

小刀温婉的说：[请你治病。』虫二大师马上就说：「我不治病。]小刀仍然央求：[他中的是毒。]虫二大师脸上的白垩似又要裂开了：[那门子的毒？]小骨抢著道：[是老字号的。]虫二大师立即道：『不冶。]就要把门掩上。

小刀这时就说了这些话：[大师，我认识京城里一位青搂名妓，结为异姓姊妹，她很有本领，外号叫「老天爷」，姓何。她在风月场所多了，识得一种法子，能把一些什么不乾不净古裹古怪的病，从什么地方来，就从什么地方收回去。她还善于琴棋诗书画，六艺皆精，我就跟她说过了，我有一位风流调傥的好叔叔，改天会去看她。大师，侍您有闲情下山之时，让我为你们引见引见，好吗？】臣二大师听了，那两只埋在厚坭裹的眼顿时发出一种奇异的光芒来：

[真的？]他居然有点激动。

[当然是真的咯。』虫二大师伸手一抄，把冷血扯了过来，掀开他的衣襟，马上就找到那最恶形恶相的伤口，登时脸色大变。

没料，那伤口却似恶作剧似的，呼地吐射出线脓汁，直取虫二的面门。

虫二大师反应极快，右手衣「栏，已档住了那脓汁，他左手中食二指骈指，迅速自袖子上端划、圈，那衣袖便像刀敖似的落了下来，竺脚挑起，将那占了脓汁的衣袖，里著几颗石子，一齐踢落到屋左旁的泥淳里，直沉下去。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可是语音更坚决了：[这种毒，我不能治，非我可以治！」一面说话，一面把冷血拖入屋内，抓住冷血那只给蚊子叮过一曰的手（现在伤已转入身上，手背已毫无伤痕了），往那养著鱼的冰块就是一按。

只听冷血闷哼一声。

然后重二大师把冷血[抛]了出来，梁大中、但巳旺连忙接住，只见冷血那只手紫红一片，像给灼伤了一样。

但巴旺怒道：「你……这算什么治病？！]虫二大师仍只说那一句话：

[不治了，不治了。我没有一元虫，我治不了．]这一次，他还砰地关上了门。

但巴旺火大了，他想踢开门冲进去。

梁大中抓住了他肩耪。

但巴旺一冲不去，再冲也是冲不开到第三、四时已是好胜心强，立意要跟梁大中比比功力。

梁大中不想跟他意气用事下去，只好放手，但巴旺收势不住，真的就撞向暗房之门。

眼看但已旺的身子就要撞在门上，陡然，门又惨叫一声打开了，那像满脸涂上自垩的虫二大师又蓦然出现，只阴风阵阵的问了一句：「你又要我毒掉你另一片眉毛？]但巴旺一听，魂飞魄散，半空一个翻身，连打三个筋斗，远远落下，还用手紧紧按住另一只完好的眉毛，也牢牢的闭著曰。

虫二大师寒著眼巡逡了全场一遍，彷佛给他眼光触及的不成冰也得变黑。然后他才抛下了一句话：

「找温约红试试看吧。]然后又关上了门。

关门的时候，那门发出的声音开门时有点工样：

开门时像一声惨叫。

关门时是一声惨笑。

爱之病．恨之病但巴旺怒不可遏：「他怎能置别人生死不理……，就这样掉头而去呢？]说著又想去踢门。

梁大中劝他罢手：『我看他不是不想治，而是治不了。]但已旺走前几步，摸揍眉毛，又抚抚已经没有眉毛的眉，悻悻然的说：[要不是你们拉著我、劝著我、阻著我，我早已把那老而不死的骨头一根根拆下来当筷子使了。]小骨没好气的道：『去呀，谁拉著你了？]但巴旺的一张黑脸，登时黑里映红，怒道：[你……]梁大中忙岔开话题：[看来，刚才「心房」的八九婆婆和现在‘暗房’的虫二大师，对两位都很尊敬，恐怕还不止为了令尊之故吧……小刀姑娘的话，有些我还没听懂呢。]小刀幽幽一叹，说，「梁先生果尔明察秋毫。八九婆婆在四十年前的「长安浴血」裹，同行八十九名同门俱在斯役丧命，八九婆婆虽得以幸免，但温家的人却很鄙薄她。他们一家讲究「战死光荣，败逃可耻」，所以把她逐出「老字号」……]但巴旺觉得这件事也关他的事。

[可笑啊可笑，]他行吟似的说，[宁可要烈士，也不要活人！]战死了有什么用？活著的才有作为！竟有这样的门规，幸好我不姓温。]他一面说，一面摸看剩下来的那只眉毛，很是珍惜。

忽然，大门一开，里面的黑暗倏扑了出来。

但巳旺手舞足蹈，连攻七招、守十一招、闪十六招、退二十一步，却仍觉给黑暗击著了，槁了半天，才弄清楚自己头上给一张黑色大毡罩住了。俟他发现之时，粱大中已赶过去替他揭贻d了黑毡。

但已旺早已给惊唬得气喘咻咻，一面揩汗，一面大骂：

[暗箭伤人，黑布罩人，算什么好汉--]一抹之下，另一只眉毛又应手而落。

那楝黑门又哗呀一声关了起来。

在门缝未合拢之前，那阴恻侧的声音还说了一句：

「你才没资格成为温家的人。]但巴旺又要大骂。

这回他两条眉毛都不见了，谁都看得出他这次是不骂则已，一骂则不止出口伤人，恐怕还会出手杀人哪。

所以小刀和梁大中把他半拖半拉的推走了。

推向[酒房山』。

---中了毒的冷血，这回就由小骨背著走。

往暗房山到酒房山，有一段路程。就在这段路上，小刀向梁大中说明了其中窍妙。

[八九婆婆并未战死，所以给「老字号」的人遗弃，天下虽大，无地容身，因谁也不敢收留她，谁也不想得罪毒名满天下的温家高手。可是，八九婆婆又需负责制毒，要制造毒药，非要有隐蔽安全之地不可。温家的规矩是：如果制毒的制造不出新的毒物、藏毒的不能保住独门的毒药、下毒的不能创造出更新的下毒方法、解毒的不能一一破解毒性，那么，各路负责人便会给严格处份，惨不堪言。八九婆婆走投无路，只好来求我爹爹……][所以你爹便收容了她？』梁大中道。

[由于我爹在朝廷好歹也是个上将军，一向只在江湖上活动的「老字号」温家，也不得不顾忌几分，所以八九婆婆得以安心住在心房山上││那是我爹的地方。][他只不过是想收买人心，为他劾命罢了。]但巴旺不是冲看惊怖大将军毕竟是小刀的父亲这一点上，只怕还有更多难听的话要冲口而出。

粱大中只低沉的道：『再壤的人，也有他良善的一面。

大家看他大好大恶，说不定，也有些人认为他大忠大义呢。』但巳旺反唇相讥：[那么，天下岂不是黑白混淆，无曲直可言了。]梁大中正色道：『大是大非的骨节上，仍然要分得一清二楚的。这是看人的要害。]「不是要害，而是要命！」但已旺耸了耸肩说，[大是大非却最易众说纷纭、各执一辞的。」梁大中笑笑：「公道自在人心，是非自有天理．]他显然不欲与但巴旺争辩下去，转而向小刀道：[所以，八九婆婆怕连令尊都要迫她搬迁，所以便对你千依百顺丁，]小刀叹息：因此，我看八九婆婆，确是治不好，不是不想冶。]梁大中道：[虫二大师也是如此？』[要子师早年风流，据娘亲告诉我，虫二大师爱风流，后来害了场病，什么药都治不好。我那时还笑著跟娘说：

「虫二因爱得病，所以得的是爱之病，岂不真的病也风流么？」娘却戚然的说：「你小孩子不憧～以为爱之病真的那么好玩的吗？况且，虫二风流自赏，到处拈花惹草，这也不叫爱。可是，虫二得病以后，他用尽「老字号」解毒之法，求遍了「老字号」解毒高手，用了两百五十二种解毒之法，都治不好，后给「活字号」第一高手温暖三以毒攻毒之法暂时制住了。可是，虫二在这十年间，一共害了一千五百四十一场小病，把他病得忍无可忍，于是性情大变，性格古怪，从爱之病，终于成了恨之病。]「原来如此。他的病既然是从欢场得来的，那么，解铃还需系铃人，他的病的解救之法，很有可能也来自风月场所了。』梁大中恍然道，「难怪刚才姑娘告诉他：「老天爷」何小河有解救之法，虫二大师马上就动容了。』但巴旺不提到重二大师犹可，一提臣二的名字他就暴跳如雷：[他那副尊容还有容可动？！简直像涂上一层白垩一样---]小骨忽道：[不是简直，而是根本就是涂上一层白坭。』但巴旺一怔，失声问：[什么？]「他得了病，五官都腐了七七八八，不涂上一层白坭，不把你吓疯了才怪呢。]小骨说，「我们小的时候，他还五官俊朗，后来逐部抹上白坭，现在，只剩下了一对眼，样子都看不见了。]但巳旺一时没话可说。

他嘴巴杀气腾腾，心地却轻，一听虫二大师病得如许之重，未免可怜，狠话就说不下去了。

梁大中喟息的说：[要是这样，虫二大师因也有所求，要是能救，早就出手相救了。]小刀秀眉微蹙：[八九婆婆和虫二大师，毕竟都不是「活字号」解毒一宗的高手。]梁大中道：[现在只有靠‘酒房山’的「三缸公子」了？』小刀很有点担心的说：[要是温约杠不肯医，或者治不好，那就麻烦了。』由于她穿看鹅黄色的衣，所以连忧邑的时候，都有鹅黄色的亮丽。这时，他们已离开[暗房山]，进入了[酒房山』，原来的天昏地暗，已转成了天亮云开，黄昏美景。

‘酒房山’的山颠，远看去只像一只大馒头，走到近处，才发现有好几个大缝隙，组合起来，像一只有九只趾头的猪脚一般。

小刀笑道：[酒房山原名‘九房山’，后来因为「三缸公子」温约红来了，这儿才成了‘酒房山’。』她轻轻笑的时候，也有重重的愁。伤的人与她非亲非故，她还是放在心头；说笑是因为要减轻众人心头的沉重，可是还挥不去遮不掉轻轻的愁。

忽然，只听‘呸’的一声。

众人四顾，谁也没发出那一声‘呸’。

---谁都不会去‘呸’连哀愁都亮亮丽丽的小刀。

众人的眼光，又落在冷血的‘伤口’上。

‘伤口’都不见了。

冷血的肚子隆起，像怀了孕一般，又像充了气一样。

---毒，都跑到冷血体内去了。

[要弄倒一个人真容易，要把他重新救活却很难；]梁大中叹道，[要杀害一个精英，枪一溯就了事了。但要培植一个精英，十年、百年，都可遇不可求。]这世间的热心人、热血人，

因曾受过挫、受通伤，

是以，就算在帮人、

助人、爱人之际，

也依然是冷冷漠漠，

装得冷冷淡淡：

不是只动心不动情，

就是只动情不动c；

就算动心动情，

也得要不动声色。

伤口怎么不见了？！

他们到了第三座山：

酒房山。

在三大缸上好陈年醇酒之前，他们找到了温约红。

自从[唐方一战]、[蜀中唐门]之役后的温约红一晃眼又是许多岁月过去了，佳人渺矣，念兹在兹，颠狂刹那，怅惘一生。与其泪向愁人滴，雨向愁云依，他仍选择了酒，恩山义海，不如一醉；百年千古，不如一睡。

他俊俏依然，风流样子，不减当年，只突著渐明显肚皮，像在腰间挂了一口水桶。

见著众人，他也不理，只咕哝道：『又是叫我医人吧？

这人恰好了，也不过是下山伤人，伤人不死，又给我医，我自己尚自医不及，那能医那么多的人！]这回是小骨率先说话：『温三叔，你忍心见死不救么？]温约杠索性闭上了眼睛：『我什么都看不见。]小骨忿然道：[闭上眼睛，就算看不见？捂著耳朵，就算听不见？那么，我放火烧了酒房，你也一无所闻？』温约红马上像批准了一件小事似的点了头，『好好好，你去烧吧。天大地大，其实一生何求？何必何苦，我本一无所有．]小刀上前一步，说：『如果我砸了你的缸呢？]温约红忙揽住了瓷缸：[不行不行，这是好酒，今夕何夕，千般冷落，都要靠它消乏了。』但巴旺见出温约杠的弱点，立即威吓道：[你若是不洽他的病，我就砸了你的酒缸l」谁料温约杠也不怕威胁，反而坦然的道：[好，你砸吧。你若用手砸，我就毒断你五指；你若用腿砸，我就把你毒成瘸子！

梁大中生怕但巴旺真的硬干，连忙劝阻：自己一行人毕竟是来求医的，而不是来结仇的，要是对方不服气，纵然仍肯允可治病，只怕也不会尽心尽力。所以一面扯住但巴旺，一面做好做歹的说：

[温公子，你要什么条件才跟人治病？][好，看在小刀小骨份上，」温约红斜睨著眼，说：[谁能一个儿一口气喝完我的「胭脂泪」、「金莲奴」和「追君命」三大缸酒而不醉，我就试治治看。]梁大中脸有难色。

--谁都知道温约红的酒量。

---他划出的[道儿]，谁敢真的对著乾！

小骨却道：[为什么要喝酒才治病？喝酒是喝酒，治病是治病，这分明是两回事。]温约红翻著自眼反问：[为什么要我冶他的病？他是他，我是我，这分明就是两个人。]小骨倒也伶牙俐齿：[你是人，他也是人，人若有事，理当帮人。酒不是人，人也不是酒，为了喝酒不救人，这还算人吗？]掌声。

但巴旺为小骨鼓掌。

---他越来越喜欢这小老弟了。

温约红也面不改容：[我不喜欢没有豪情的人。人无豪气，生不如死。敢喝酒的人比较真诚、不防范、不造伪。我爱跟真诚的人交友。你们若不敢喝我的酒，就是没诚意，而且不够豪清。既没诚意，就不是我的朋友；既无豪清，谈不上是一个完整的人，那我又为什么要为你们冶病？」温约红侃侃而谈，但巴旺停止了拍掌，梁大中也一楞一楞，不知怎么回答。

---偏是在场的，没有一人是善饮的，叫他们上天钻地、刀山火侮，他们恐怕眉儿都不蹙一下，但叫他们喝酒，那比叫他们喝尿还苦。

小骨却毫不犹豫的道：[酒不过是人造的，人要靠喝了它才有豪清，那么，这种豪情，也虚假得很。有本事，有本色，就是滴酒不沾也够豪够真，那才是好汉所为！]然后他还说：[真不明白，为何历来总把能喝酒的和好汉子摆一道：一道是竹笋，一道是人参，八辈子也扯不到一块．喝酒歪种混蛋，多的是；不会喝酒的英雄，难道变成狗熊？你这么大把年纪了，怎么还如此腐迂？]大家一时都静了下来。

---将老虎逼上山，将乌鸦逼上树，这种事，聪明人是不会做的。

---要一个人老脸拉不下来，实在不是件聪明的事。

小骨显然不聪明。

他很直。

但巳旺忍不住悄悄走过去，悄悄的拍了拍小骨的肩，向他的鼻子伸出了只大拇指：[没想到你像我一样爽快。]梁大中忍不住道：「爽快的弊病是容易得罪人。]但巴旺登时恶容相向：[你别欺他小个子，他说的可是合情合理。]粱大中道：[这世上多半的事儿，没有合不合理，只有人家理不理你。]这时，那个拉长了脸，正黑曰黑脸的温约红忽然没好气的道：

[病人呢？]小刀、小骨、梁大中、但巴旺喜出望外，七手八脚的把冷血抬到温约杠面前。

他们扒开冷血的衣服。

他们一时给眼前的情形震呆住了：

没有伤口。

---伤口竟然不见了。

伤口怎么不见了？！

---伤口去了哪里？

---难道要在城楼下贴一张寻人告示：伤口，你在那里？

温约红一看，眉皱得紧紧的，像要在印堂纠结了几个十字。

小骨、小刀、粱大中、但巳旺怕温约杠误会：以为他们耍他，连忙七嘴八舌的解释。

温约红却摇手示意：[我明白。他中的是黑血和红鳞素两种毒物。]他还用手指了指冷血的手背：「他第一个伤口是在这里。]不由得小骨、小刀、但巴旺、梁大中不由衷佩服。

[可是……我不能医。』温约杠显得很为难也很难过的样子。

[为什么？！]四个人一齐叫了起来。

[要医的话，首先要放毒换血。][那就换血。』[去掉毒血，要换上新血。][我们四人有得是热血。』[问题有两个：一是放血时，只放毒血，否则血流尽了，人也完，二是换虚不能过多，别人的血，不定能在病人体内适应，可是，如果要尽去毒血，就一定得要一口气更换大量新鲜的血。』『那岂不是……没希望了吗？][有。「一元虫」。]『对！一元虫，你快拿「一元虫」来治他呀！]所谓「一元虫」，是「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四种虫，合起来，东南西北，共成「一元」。我只有「东辣虫」，还要其中二种虫合并，才能称作「一元」。它们其中两种的功效可以吸去毒血，另外两种能把自身跟人完全相同但又绝不受人体排斥的血液转换进去，正好更化去「呈正」的毒质，中和「红鳞紊」的毒性。』[天！．一元虫也有那么多考究！』但巴旺叫道：[要是千元虫岂不是吓怕人了？！』小刀急问：「那么，其他的「南甜虫」、「北咸虫」、「西酸虫」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得到呢？]温约红悠悠的道：[就在四房山。』四人又一起叫了起来：[四房山？！」温约红说：[你们可知道为何我们「老字号」四人，入住「四房山」后，尽管不一定相处和睦，但都不愿再搬了，主要原因便是：此地可以培植四种不同的「一元虫」！」梁大中道：[你的意思是说……？』三缸公子道：『不是我不愿意医治这人，可是，除非心房山山主、暗房山山主和乳房山山主都盲把他们自己培养的「一元虫」拿出来，否则我也只徒呼负负。你们是从山前过来的，想必已见过八九婆姿和虫二大师了，他们可有没有出手相救？』[他们都说治不好；]小刀道：[都说只有你才能救。]三缸公子摇首感慨地道：[看来，他们是不想救人的了。]小骨怒道：[他们不救尚可，还把病人的手硬塞入那些养满了古里古怪的鱼那儿，让那些魔鬼鱼不是咬就是啃，简直是落并下石……』温约红忽然脸色一变，像喝了酒似的，额罐绽出了红光，本来一向没精打采的样子，现在骤然虎虎生威，像换了个人似的。

他一把揪起小骨，问：[你说什么？」小骨不明所以，也只怔怔的道：[我说什么？]温约红急道：[你说他们把病人的手递给鱼咬而噬之？]小骨傻呼呼的还没会过意来，只说：[是啊，给鱼咬啊，那些鬼鱼！]小刀怕温约红发酒疯，会伤害自己的弟弟，一面戒备著，一面叱道：[这又有什么不对了？]温约红却忽然放了手，哈哈纵声笑了起来：[你们可知道那些是什么鱼吗？八九婆婆养的是「怒鱼」，虫二大师养的是「救鱼」，即是所谓的「北咸虫」和「西酸虫」。他们用鱼去碰病人的手，就是替伤者吮毒：只要加上三罢大侠的「伤鱼」，还有我的「忙鱼」，那就大功告成：「一元虫」齐全了！」大家从温约红喜极忘形的欢愉样子，这才晓得：原来这寂寞的书生的救人之心，要比他们还热，要比他们还切。

大概这世上大多数的热心人、热血人，因受过挫、受过伤，所以，就算在帮人、助人、爱人之际，也仍然是冷冷漠漠，不是只动心不动清，就是只动情不动心，就算动心动清，也得要不动声色。

一元虫

[怒鱼、救鱼、伤鱼、忙鱼，加起来就是「一元虫」？！][对。其实「一一兀虫」不是虫，而是鱼。当然，你也可以说，那些鱼不是鱼，而是虫。』[那些古里古怪的鱼竟然就是---我不相信！」但巴旺简直不能接受这种太[新]的观念：[鱼要有鱼的样子，虫也有虫的样子，怎能鱼虫不分！」小骨低声道：[看你的样子，也不像是个高手，可是，说来你的武功还挺高的嘛。』但巴旺一时没搞懂小骨的话是赞是弹，发作不得。

[如果那些鱼就是一元虫……』梁大中惊喜不已：[那么，刚才八九婆婆和虫二大师岂不是已经出手救治冷血了？]「对」温约红也喜孜孜的说：「所以，我也只不过是把工作接下去做而已。]说著，他把冷血的手，放入酒缸里。

酒缸里当然有酒。

浓郁芬芳的酒。

酒里还有鱼。

---鱼在酒里，游来游去，很是忙碌。

---难怪叫做：忙鱼。

忙鱼忙。

温约红更忙。

粱大中和但巴旺也算是见多识广，也负过伤，既给人疗过伤，也替人治过伤，可是，眼见[三缸公子]这种疗伤治理法，他们不仅见都没见过，而且连听都没听过，简直连想都没想过。

那些页，都在冷血手背周围游来游去，忙著像一场毛球比赛。

温约红一上来就掏出一块碎银，使冷血吞到肚子里去。

然后他把3鱼（还是虫？）、一块砖头、十只蚯蚓和一朵七色的花，全塞入冷血的喉咙里。

之后他就开始放唁器。

暗器嗤嗤的射在冷血身上各处要穴。

小骨忍无可忍，想要喝止温约红，梁大中毕竟博识，忙拉住小骨，道：＊他在跟冷血治病，还是别打扰他吧。]小骨无法接受眼前所见：[这样子治病？][对。]梁大中似也没啥把握的说，[那砖头是药砖，那些蚯蚓想必是药物，现在他正为冷血隔空打穴……]小骨间：「那么银子呢？」[银子……」粱大中可也答不上来，正在此时，噗的一声，温约红的手遥向冷血的腹部一按，冷血蓦一张口，银子便吐了出来：那一块碎银，已成了闪灿著妖娆幻丽的灰色。

温约红疲惫的说：「好了……]众人甚至可以听得到他的汗滴声。

他累得像是卅六年来未曾睡过一样。

小刀、小骨、但巴旺喜道：「全好了……？』{奇www书qisuu手com机电子书}温约红长吁了一口气，累得像一曰破布袋，你们把他抬去「乳房」，要是「三罢大侠」垄目出手相救，把他所饲的「一元虫」：伤鱼也给病人用用，那么，他这条命不但准可以捡回来，而且绝对就像个没事的人一样……现在，他可以听，可以看，可以感觉……但就是不能动，一动，血就得崩开了。他的毒去了，伤口也痊愈了，新血也住入了，但就像是一瓶没有盖子的水，稍一震动，水都要倾出来了。一旦血崩，虚竭力尽，可救不得了。]众人看去，只见冷虚正向他们笑笑。

---这两天来，病魔毒妖，把这样一个铁镌般的少年折腾得不成样子。

小刀关心的问温约杠：「你……要紧吗？]温约红像一道墙塌下来似的跌坐到地上去，苦笑道：

[不妨事。你们去吧，把人治好了再说。]小刀叉问：[公子……你还是在等唐方姊吗？]温约红为小刀的问题，而感到疼痛。他脸上现出一种淡淡的微笑，令人感觉他对自己所恋的何等深清，但对自己本身却何等残酷。

不管深清还是残酷，他们都得要上山。

继续上山。

----乳房山。

第四座山上山为的是救人。

救人需救彻。

---要救人就得要有，[一元虫]。

[一元虫]中的伤鱼，是在乳房主人三罢大侠的手里。

---三罢大侠是什么人？

大侠也是人。

---所有的[大侠」都是人，充其量，只不过是好一些、强一些、正义一些、好打不平一些的人罢了。

[三罢大侠也是温家的人，是个施毒好手。他旱年因家族的压力大大了，营营役役的要出人头地，千方百计，冲破万难，不顾一切，罔视障碍，就是要出类拔萃，结果，到了壮年时，他终有所成，可是回心一算，亲人都离他而去，妻离子散，发已苍苍，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对[三罢大侠的生平，梁大中却是四人中较熟悉的，所以这次便由他来简述三罢大侠的过往：

「他回顾前尘往事，感慨不已，因此，他少为虚名私利，多行侠仗义，反而博得了「大侠」的名头--]但巴旺诧道：[行侠得侠名，这个自然，可是「三罢」又是其来何自？]他这样问的时候，那就像一朵小小椒乳的山的，已经在望了。虽然暮色已轻得像羽毛一般莅临了，但仍见绿的草、蓝的天，烘托著一坏乳自的山的，就像美丽女子的肩一般的均柔。从这儿望过去，只见牛群、羊群在草地上倘徉著，十分舒适、平和。

不知怎的，冷血望过去，却感觉到那乳房山上，有一股杀气。

这是梁大中、但巴旺、小刀、小骨等人所感受不到的。

他想说。

却说不出。

---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杀气呢？

三罢大侠在房里。

他浸在乳液里。

屋里有许多镜子，映出他光滑的皮肤。

---真舒服。

过份的舒服使他有一种「升仙]的感觉。人在乳中，就像一叶浮舟，他每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就想起了他的家人。

他把房里的屏风，都绘上了他的父母、妻子、儿子、女儿的样子。

---他已失去他们多时了，只有天天的看看绘像，以作慰藉。

他在早年的时候，大过拚命忘情，只为求得世上功名，以致用毒过甚，为毒所侵，身子已残破得七零八落，必须要时时浸在乳水里，才能保持不迅婆衰老，反而皮肤渐次光滑，日渐回复青春。

他原拟再浸一会，就起来诵经。

这时候，门就敲响了。

他有点不情不愿的起来，披衣束带，开门一看：

房门口站著的是一个脸上涂著一层白垩的人。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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